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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诗歌同外交关系密切，
直接涉及外交方面的诗作占有相当
比例。可以说，“诗歌外交”是毛泽东
外交思想和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发
挥了重要的历史功能。概括起来，包
括以下几方面。

抒发外交理想。例如：《七绝·告
马翁》（1958年12月21日）

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
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
翁。

毛泽东本人对这篇仿陆游《七
绝·示儿》的绝句，解释说：“大陆的蚊
子灭得差不多了”，“港台一带，餮蚊
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起
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
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
不伟哉！”

表达外交立场。例如：《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
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
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
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

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
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
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此诗写作的时间正值 1962年中
共八届十中全会确定“坚决而彻底地
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
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方针，中苏两党
关系日益恶化，两国关系一派山雨欲
来、黑云压城的气象。通过这首词，
毛泽东表达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和
反帝反修立场。他本人也特别重视
该词的外交意义，所以特别题写了

“书赠周恩来同志”几个字，派专人送
交当时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宣示外交政策。例如：《七绝·为
女民兵题照》（1961年2月）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
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
装。

这首词表面上看，是赞颂女民兵
的飒爽英姿，但还有更深层次的意
义。其旨在昭示全世界：中国已做好
军事上的各种准备，六亿神州皆为
兵，连女性也爱“武装”，外敌胆敢来
犯，必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外交威慑的意味不言而喻。
体现外交风格。例如：《念奴娇·

鸟儿问答》（1965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

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
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
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
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
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
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这首词将毛泽东“不怕压，不怕
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
魅。不怕帝，不怕贼。”的外交风格表
现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毛泽东诗
词结集出版，他的诗歌在国外受到
更多关注。正如毛诗英译定稿组成
员、著名翻译家叶君健所说：“毛泽
东诗词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
过《毛泽东选集》本身。”他的诗歌因
此在对外交往中被人更广泛地引用，
成了外国领导人访华前的必读书目
之一，也成为外交场合常常娓娓道来
的话题。

时至今日，毛泽东的诗歌依然为
美国政治家所津津乐道。约翰·麦凯
恩在 2008 年总统竞选中，还多次引
用毛泽东的诗句。

摘自《学习时报》

毛泽东的“诗歌外交”

1945年仲夏，二战的炮火依旧轰
鸣不已。美军上将迈克·阿瑟率领的
远东盟军锐不可当，打得日寇落花流
水。琼斯·安德森是部队的一名邮
差。8月的一天，阿瑟交给他一封信，
再三嘱咐其务必及时送达。混乱之
中，安德森将之塞进了一大包信件
中。

黄昏的小径上，他匆匆忙忙地赶
着路。忽然感到内急，遂停下小解。
低头时看到鞋带松了，就在蹲下来系
鞋带的工夫，疲惫不堪的他竟打起了
呼噜！也难怪，这段日子来，连夜的
奔波累得他够呛的了。安德森一下
子坠入了梦乡，睡得天昏地暗。而他
哪里知道，那是封十万火急的密函！
此时的白宫门前，总统杜鲁门正焦急
地踱来踱去，望穿秋水地盼着它的到
来。

可能老天都看不过去了吧！不
一会儿，夜幕划过几道闪电，接着闷

雷滚滚，暴雨急至。安德森被浇醒
了，颤抖着打了个冷战。他习惯性地
摸了摸邮包。这时，肚子“咕咕”地打
起了鼓。顺便回趟家吧！正这么寻
思着，自家的灯火已映入眼帘。孩子
们都熟睡着，均匀的呼吸声，仿佛是
天使的梦呓。妻子黛妮正张罗着明
晨的早餐，他悄悄地推开门，从背后
搂住她。不知不觉间，天已破晓。他
这才想起阿瑟司令的那封信。赶紧
翻了出来，一看地址，当即打了个激
灵。“完了！娄子捅大了！”安德森抛
开怀里的娇妻，夺门而出，一路狂奔
至20英里外的总统府。

当时的杜鲁门蹲在地上，十指插
进头发里，仿佛要把头皮抓破。“报、
报告——！”安德森忐忑地大喝一声，
随即递上信函。杜鲁门猛地抬起头，
似乎预知了一切。一切都蒙在鼓里
的他，突然枯木逢春般地容光焕发，

“嗯！干得好！”紧接着，以美国为首

的同盟国向全世界宣布：第二次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告捷！那刻，举世
欢腾。一瞬间，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
定格成永恒，载入了史册。

就这样，安德森把二战结束的时
间，推延了整整 5个小时！而一切只
有他自己知道。当年的他因传递了
捷报，而广受追捧。直到 2005 年 12
月 31 日——他临死前，才透露了这
个不小的玩笑。真相尘封了半个多
世纪后，重见天日。当时，举世一片
哗然，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接下
来，引发了一场关于“小人物与命运”
话题的全民大讨论。后来，好莱坞还
把这个“段子”搬上了银屏，在费城首
映时，票房就已过亿！

前不久，美国出版公司推出了他
的自传《上帝的宠儿》。图书一上市，
即掀起抢购狂潮。据说在书中，他透
露了这样一个秘密：虽说“大人物”光
彩耀人，小人物毫不起眼，而实际上，
上帝并没有厚此而薄彼。就算是咸
鱼，也会有翻身的转机。上帝未曾忽
略每个子民，人人都是他的宠儿。

摘自《东方文化周刊》

你也是上帝的宠儿

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宋美龄的
大篇幅记载，他对宋美龄超乎一般
地依恋。

1930年1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
道:“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
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
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

1936 年 12 月发生的西安事变，
是蒋介石刻骨难忘的经历。在见到
宋美龄的那一刻，蒋介石禁不住号
啕大哭，这在日记记述中，他毫不掩
饰，在危急关头宋美龄表现出来的
勇气和牺牲精神，让蒋介石终身感
激不尽。

1943 年 3 月 2 日他充满自责地
记载了宋美龄在美国的国事活动:

“余妻昨日在纽约市政6厅演讲几至
晕厥，其身心之疲乏与精神之愤懑
可想而知。此余之审事不周，任其

单身前往苦斗之过也。但深信其结
果于国家前途必有良效也。 ”

与宋美龄相比，他对宋霭龄笔
墨虽少，但在记载中总是透出浓浓
的亲情。

1927 年 12 月他结婚后不久，就
宋子文是否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职
位问题，与宋子文、宋霭龄（蒋介石
在日记中称之为大姊）有一次重要
的谈话，他们在一起谈论南京国民
政府的财政问题，他希望宋子文能
够出来主持财政部，但被宋子文拒
绝了，“心甚悬念，其不愿负责也。 ”

一周后，也就是 12 月 28 日，上
午他与宋美龄外出骑马郊游，“……
晚餐后访大姊，谈时局，彼甚以余游
怠为虑，且轻视之，其实不知鸿鹄之
志也。 ”他不仅与宋霭龄谈论时局，
宋霭龄似乎还扮演了师长的角色，

竟然警示蒋介石不能耽
于享乐。对于宋霭龄的
警告，蒋介石没有生气，
但是非常不服气，也非常
受刺激，他认为这是她不

了解他的远大志向，他决心要做出
一些成绩，给宋家人看。宋霭龄更
像是蒋介石的长辈，她的关怀和鞭
策，确实能使他有所警醒。

在宋氏三姐妹中，蒋介石对宋
庆龄记述最少，但是每次提到宋庆
龄，蒋介石一般尊敬地称为孙夫
人。在蒋介石看来，宋庆龄是亲共
的，当两人在政治问题上发生争论
的时候，在日记中蒋介石忍不住流
露出憎恨，这时他不再恭敬地称呼
宋庆龄为“孙夫人”，而是直呼其名。

就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的关系
来看，他对宋庆龄比较疏远，但除了
关于旧金山会议的一次争论，并没
有他对宋庆龄的其他相关不愉快经
历的记载。

摘自《文史博览》

1989 年，我到艺术研究院下属
的印刷厂锻炼，地点在北京南郊柳
村。

进了柳村以后，我们九个名牌
高校的硕士毕业生，开始在印刷厂
干活。在这里干的活是见不着字
的，是纯体力活。女孩子用汽油擦
地上的油墨，男孩子扔纸毛子。后
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
儿”，就是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咔”
一声下去弄整齐，然后把它抡起来，
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多了
十几条血口子。

我今年老听人家说，怎么就我
们这批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
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
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不能改变
现状，就要迅速接受下来。到了那
里以后，我们就一定要建立自己最
有特点的价值。一天，我们在车间
干着活，有人给车间主任拿了一本
医学古文书稿。车间主任给我和两
个男生放了半天假。我们就在堆纸
的小阁楼里，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
给人家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
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工厂里那
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全来找我们
补习功课。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
特别亲切。到这时，我们开始享受
生活。

我们拎大砖头录音机，听崔健
的摇滚，唱《花房姑娘》、唱《一块红
布》。那时仍然是浪漫主义的梦想
可以精彩飞扬的年代。

我们有四间屋子，从家里搬去
大量的书，还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
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
日子变得快乐而且从容。

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
真正的情谊，也看到尔虞我诈。当
地有一些坏人，要整治我们，天天想
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
办公室去，我们都不想去。采用最
原始的办法，我们在工人里面认哥
哥，让哥哥们保护我们。一个工人
大哥拍着胸脯说：“我不信，我一个
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

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
那时没有电脑，手写。我们一帮同
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
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
中的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
金石篆刻等，是一种东方人的玩
赏。我落笔写的那一章题目是《红
氍毹上》。氍毹就是地毯，红氍毹上
就是演昆曲的地方。

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厂
里，我穿上工作服去干活，干得挺乐
和。后来不干累的活了，都是技术
活，挺高兴。到下午 5 点，下班了。

洗完澡以后，头发得晾。天不太冷
时，我就骑着自行车，在柳村田埂上
一圈一圈地骑。出村的地方有一个
西瓜摊，买一个放在车筐里。在村
里骑车，我看的是炊烟，看的是麦
浪，听的都是孩子的欢笑声和大嗓
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半个多
小时后，头发也半干了，回到小屋
里，我把西瓜一切两半，吃一半，坐
下写书稿。在后来的那段时光，我
觉得过得很田园，在那里可以写书，
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光芒。

一次，我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
车回柳村。在那一片市井的喧嚣
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里
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一句
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
天”。那是罗大佑的《恋曲 1990》。
买了那盒磁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
的时候，我抬头看看天空，真的明白
了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
云天”。

如果我的第一份工作直接进入
了艺术研究院，我可能会很矫情、很
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
风花雪月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
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
柳村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
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
任何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
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分。一旦
给你，就是情分。只要是情分，就要
感恩。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

树与一个人的关系，是和他的
童年密不可分的。所有曾经在童年
眼眸中蓬勃生长过的树，才能留下
彼此与四季共处的记忆。小时候，
我只知道杜鹃花是可以吃的。与大
人一起进山，他们砍柴，在山道上栖
息，就会摘来杜鹃花，吃它的花瓣。
一串红也是可以吃的，花根处的清
露甜得如同蜜水。至于树，属于我
的童年的那些树，与吃花无关。

那时南方小城的街道两旁栽种
最多的是法国梧桐。它正式的名字
很乏味，叫二球悬铃木，之所以叫它
法国梧桐，不过是因为旧上海法租
界的街道两旁，最早开始大范围种
植这种树。而法国梧桐其实是在英
国培育的，所以，英文里就应该是伦
敦梧桐。它自然不是中国古诗里的
梧桐树，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树，可以
制作古琴，可以让凤凰停栖，与月光
对照有清冷的气质，是一种很美的
中国古代的树。法国梧桐是个外来
的杂交树种，是舶来货，因此也没有
传统文化意味中的惺惺相惜之感，
但它是我童年的树。

曾经的那些在家里大宅子外面
的法国梧桐，应该至少存活一百年
了吧。因为它们看起来需要好几个
孩子张开手臂才能合抱。也因为它
们高大，在一年一度的台风来袭时，
经常遭殃，被刮断的树桠枝干铺满
整条街道。它们枝叶繁茂，路面在

夏天从无烈日光照，淡淡的金色光
斑从浓密的绿叶里筛洒下来，在柏
油马路上跳跃晃动，铺成闪烁的光
影。两边的树冠彼此交织，搭成清
凉的绿色长廊。即使有车辆来往，
也不觉得灰尘扑面，空气污浊，大树
吸收掉很多污染。洒水车也是经常
来的。马路一洒透，树叶的清淡气
味就浓郁起来，空气中湿湿的芳香，
让人清爽。附近宅子里的儿童们，
围绕着这些大树，捉迷藏、下棋子、
跳皮筋、捉昆虫，日夜与它们在一
起。大人们也不例外，夏天都在树
下搭桌子吃晚饭，啃西瓜。

后来，我再未见过这样高大的
法国梧桐。也可能是因为它们被我
的回忆异化了，闪烁出现实未必黏
合过的精神光亮，它们在我的心里，
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纯粹的关于岁
月的深深的记忆。在幼小的我看
来，那些树，一棵一棵，其实就是一
个一个老人。它们见证过多少变
迁，又给予过人们多少乐趣与庇佑，
每一棵老树里面，一定停留着一个
静默而高贵的灵魂吧。这是小时候
的我所坚信的。所以，我看见童年
里的自己，在吃完晚饭后，有时心里
寥落，也不想找小伙伴，就在黯淡的
路灯下，贴着一棵古老的法国梧桐，
一边用手剥着粗糙的老树皮，一边
无所事事。那时的树，在夜色里清
幽，显示魔力，大大的掌形树叶在风

中窸窣作响，叶片上有细细的白色
茸毛。夏夜因此闪烁出格外神秘而
跃动的童年畅想。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为了拓展
路面，这些树全部被砍伐了。整整
一条街道的百年大树，消失得了无
踪迹。我相信那些积聚在粗大树
干里的静默而高贵的灵魂，在树干
被伐倒的一瞬间，就回到星光闪耀
的夜空中去了。是的，一定是这
样。

在城市里，新落成的住宅公寓
总是很华美，房间里也可以布置得
尽如人意，但是周围的环境会凸显
出没有底气的荒芜来，那是因为新
建筑附近的花园及街道边的树，大
多是新栽的树苗。在这样的街道上
散步，人是惶惑的。此时，就很有可
能对大城市这个概念产生一种绝望
的心绪。人没有了依傍，人没有了
支撑。所有的一切，都是曾经被扫
荡过的，被清除过的，被抛弃过的，
然后开始新的拓展、利用和占有。
老的旧的传统的根基没有得到照顾
和保护。如此一批一批开发出来
的，是一往无前而无所依据的商
品。人存活在一个充满商业气息却
无比贫瘠的氛围里，又该会有怎样
的心绪。成人的世界，尚可麻木度
日。童年中的孩子，则一定需要有
一棵大树，陪伴他一起成长，带来四
季变迁的感受和心得，扩大感情和
想象的容量，见证生命的真实与尊
严。就是这样的一棵树，在岁月里
迎风傲立的大大的树。那会是他的
第一个朋友。

摘自《城市画报》

初冬黄昏的冷雨中，那老人仍然
站在望得见大路的拐角处。所有的
人都知道，他是在等他的孙女，一年
四季，天天如此。

有一天，我下班时，看见一个高
而胖的女孩骑自行车从老人身边一
掠而过，之后老人便慢慢朝家的方向
走去。他的孙女已经是个高中学生
了，根本无需他等，也不屑他等。原
来老人等孙女只是个借口，为了暂时
躲开下班后一面做饭一面骂骂咧咧
的儿媳妇，为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外
面呆上一会儿，为了一个上岁数的人
起码的尊严。

老人的经历是陆陆续续听说
的。这人年轻时日子过得很浑，该

会的不会，不该会的都会了。没给
妻儿带来幸福，却给他们造成了无
尽的痛苦。妻子死于中年，儿子年
近四十才娶上一个年轻而丑陋的媳
妇。媳妇性情凶悍，儿子长年沉默
得像块石头。如今他老了，一无所
能，一无所有，无依无靠，儿子收留
了他，媳妇骂归骂，到底也接纳了
他。

曾经同情他的邻人们，后来就不
再同情他了。不是吗？他曾恣意挥
霍了所有应当努力的、应当尽责的岁
月，那么，到了本应颐养天年的日子，
他得不到后辈的尊敬也就毫不奇怪
了。

但我仍有一点点同情他，不是在

儿媳妇骂他“老不死”的时候，而是不
分春夏秋冬，见他在大路拐角处等待
孙女的时候。

“尊老”固然是被倡导的美德，可
是人的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自
己争取来的。

一个人年轻时的努力，除了安
身立命，除了造福人类，还在为自
己储蓄一份尊严。当你年迈体弱
时，如果你有足够的人格储备，有
足够的学识储备，包括有足够的物
质储备，那么你当然会有足够的尊
严。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我劝你一定
要给老人以尊严，无论他曾经多么窝
囊多么荒唐也要给他一些，因为他已
经来不及储蓄了。

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我劝你一
定也要为自己储蓄尊严，到老来你才
会有握在手心里的真正的尊严。

摘自《莫小米自选集》

储蓄尊严
莫小米

你老了，我用力看着你——头
发、面容以及目光。

年轻那会儿，我想象你老去的
样子——白发，安详，目光里的剑光
褪去……不，不，这些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我没有老成你生命中的一
部分，这是我最大的苍凉。

我曾经想象会有一群小小的孩
子绕膝，他们都与你有着切割不断
的关系，他们扭呀扭呀地扭着肥胖
的小屁股，跟在我们的身后。在秋
天的季节，去后山采一束金黄的狗
尾巴草。

我安静地看着你，想起你手托
着一只烤红薯向我跑来的样子。以

后，每当想你的时候，我就会去吃烤
红薯，它们含糖太多，引诱出了太多
的胃酸，烧坏了我的胃。每每胃疼
的时候，我就想这样也好啊，胃疼可
以让我恨你。

可是，可是，亲爱的，为什么一
恨你我就会泪流满面？

你的目光，无限温暖，我想象，
你正在看着我，一如我满眼柔情地
看你。

亲爱的，现在，你是不是有一些
原谅了我当年的轻率？那么轻易
地，我说出了对不起。你一定误读
了我说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我原
本可以向你解释，告诉你我没有爱

上别人，我只是有些难以承受长久
的分离。可是那会儿啊，你年轻而
骄傲，把挽留弄得很赌气。

当我读懂了年轻气盛是种害人
的东西时，已经晚了，我找不到你。
那么多信，它们转呀转呀又回到我
的手里。

多少年过去，我指着你眼角的
鱼尾纹说：亲爱的，想念是多么催人
老的东西。你沉默，不说话。因为，
你只是网上的一张照片，我要感谢
那个发了这张新闻照片的人，原本，
我以为再也无缘看到你老了的样
子。

你老了，老得令我的心无比憔
悴。

明知道变老是人生的自然规
律，我还是后悔，后悔没有陪伴在你
身边，和你一起老。

摘自《青年文摘》

后悔没有陪你一起老
连 谏

1929年，40岁的恩佐·法拉利告
别了他深爱的赛道。老板无情地把
他扫地出门，让他内心冰冷。为了
能够和自己心爱的赛车厮守，他拿
出了所有的积蓄，办了一家生产赛
车的工厂。

他选择了一匹奔跑到极速，站
立起来嘶鸣的骏马当作标志，这家
汽车厂，以他的名字命名——法拉
利。

对赛车的制造、功能，恩佐了如
指掌。有了这个基础，法拉利成功
了。那辆120匹马力的赛车，以张扬
的大红色出现在赛道上，拿走了冠
军。

从此，法拉利带来了赛车界的
“红色旋风”。恩佐对自己品牌的定
位是——让法拉利成为少数人的梦
想。秉承的是永远比需求少一辆的
理念。

这让许多眼热的人把法拉利称
为“红色少女”，它能让每一个男人
为之神魂颠倒。在恩佐去世以后，
卢卡·迪·蒙特兹莫洛接任了法拉利
的 CEO，因为缺乏恩佐对赛车的权
威性和熟悉程度，法拉利陷入了一
个怪圈。它的产品不再表现出与身
价相匹配的优秀。

这让卢卡很烦恼。他在犹豫，
是不是寻找一个像恩佐一样对赛车
有着深切了解的人来负责法拉利的
生产。但是，很快，一个名叫蒙卡娜
迪安的女人，让他彻底改变了这个
看法。蒙卡娜迪安是个疯狂的车
迷。大学毕业后，她应聘进入法拉
利工作。她是卢卡的秘书，金黄的
长发和地中海似的瞳孔让卢卡着
迷。

在工作中，两个人相继坠入了
爱河，蒙卡娜迪安从未向卢卡提出
过任何经济上的要求，唯独在她 26
岁生日那天，说出了内心的愿望
——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法拉
利。

那个时候，法拉利对许多富豪
来说，也是奢侈品。卢卡不忍心自
己爱人的愿望落空。他苦思冥想
后，召开了董事会。他建议，将法拉
利定价降低，丰富现有的车型。这
样一来，法拉利的品牌，就能够让许
多中产阶级疯狂购买。而公司也可
以有大笔利润进账，有资金去聘请
成熟的设计师为法拉利工作。

这个提议，得到了董事们的认
可，也掩盖了卢卡送自己爱人一辆
便宜法拉利的私心。在陆续推出价

格在 16 万~50 万之间的新款法拉利
后，公司果然起死回生。在意大利，
在欧洲，在世界各地，法拉利的车主
越来越多。卢卡信心百倍，他用高
薪开始追求那些设计大师们。

但是，他被拒绝了。没有人愿
意为他工作。这个时候，卢卡开始
认识到——自己因为私心，而带给
法拉利的恶果。他尝试着向自己证
明。法拉利品牌依旧“显赫”。但当
他在 2005 年推出一款定价在 300 万
美元的顶级跑车后，才真正看清楚，
法拉利品牌已经透支得太厉害了。
没人愿意花 300 万美元买一辆法拉
利跑车。大街上到处都是花十几万
美元就能买到的法拉利。它再也不
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为了挽救品牌的命运，卢卡想
过许多措施。他曾想送给世界级球
星贝克汉姆一辆特制的法拉利，来
表示法拉利的品牌是与富豪、时尚
以及巨星匹配的。赶到小贝家之
后，卢卡黯然了，小贝拒绝了他的馈
赠。因为，在他的车库里，放着一辆
宾利馈赠的座驾。

上帝是公平的，一个人得到的，
永远与他失去的成正比。卢卡因为
爱情而灵机一动，得到了他梦寐以
求的赢利，却让恩佐花费了几十年
时间辛苦塑造而成的法拉利品牌跌
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摘自《青年文摘》

法拉利的黯然之殇


